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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真相





法轮功学员徐增栋


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六一零强制洗脑班


山东平度市区法轮功学员徐增栋五月十二号下午四点左右，在自己辅导班附近贴招生广告时，被平度城管非法搜身，搜出几张印有法轮功好等字的人民币。他们马上打了110。平度城关派出所绑架了徐增栋。并用这个号码0532－68803309连续几次给辅导班打电话，妄图进一步迫害。据目击者称，当天傍晚，平度恶警在徐增栋家人不在，锁门的情况下，从窗户非法潜入徐的辅导班，将辅导班翻了个底朝天，偷走几盒学生磁带。当天夜里二点左右平度“六一零”通知了胶南“六一零”（徐增栋是胶南籍）。胶南“六一零”连夜绑架徐增栋到胶南。五月十三号，胶南“六一零”恶人将徐增栋绑架到青岛市绍兴路六十七号的青岛“六一零”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 


此前，青岛“六一零”洗脑班位于青岛市北区明霞路三十四号(在青岛市中心聋校的后门处)。在绍兴路六十七号，门牌挂着青岛市民兵预备役训练中心和青岛市国防教育活动中心两个牌子。实质上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大院内二号楼的一至三层是洗脑黑窝。       


  青岛法轮功学员尚德兴被非法关押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下午青岛市法轮功学员尚德兴、田金兰，在青岛金家岭向世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随后，被青岛市崂山中韩边防派出所恶警绑架。五月四日，尚德兴被恶警绑架到青岛大山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    


莱西法轮功学员孟兆福被绑架到济南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多钟，烟台车务段邪党书记李某和司机一起开车到青岛莱西火车站，强行将法轮功学员孟兆福绑架到淄博市王村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洗脑班，孟兆福拒不配合。莱西火车站邪党书记张代清（五十岁左右）和司机一行三人到孟兆福的家，诱骗孟的妻子，让她劝说孟去洗脑班，被孟的妻子拒绝。当日下午，这伙恶人将孟兆福绑架到了在济南刘长山的济南“六一零”洗脑班迫害。    











《九评共产党》深刻揭露了中共谎言与暴行, 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大潮，到2010年5月26日已有超过7385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九评共产党》文选摘








【明慧网】我叫李秀梅，法轮大法学员，青岛莱西市夏格庄镇西曲格庄村人。�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我与十几位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中午十二点多，同修准备回家吃饭，刚一开门，一下涌进十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头目有沈涛、李为魁。后来得知那些恶警从早上就在那蹲坑了。 


恶警们进屋就吆喝都坐着不许动，咔嚓咔嚓开始拍照，抢走大法弟子的书、电子书、MP3，还有一台电脑，兜里的钱都被恶警们抢劫了，我兜里有一千四百块钱被恶警沈涛抢走。后来我丈夫托人问沈涛要，沈涛说钱早花没了。    


下午二点左右把我们绑架到青岛路派出所，到每个大法弟子家抄家。我的《转法轮》等十几本大法书，还有三块MP3被他们抄走。邪恶逼我们照相签字，我们不配合，给他们讲真相。晚上，恶警们挨个大法弟子非法审讯，在地板砖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快中午时，把我们十一位大法弟子押送到青岛大山看守所。  


在看守所，狱警叫穿黄马甲，我不穿，狱警唆使五六个犯人给我强行往身上套，还拳打脚踢，我大声说“警察打人了”，狱警吓的都后退站着，指使犯人给我穿，我又高喊：“法轮大法好”，其它监室有的大法弟子也跟着喊，最终恶警阴谋也没得逞。 


八月三十日，邪恶把我们七位大法弟子押送到位于淄博王村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迫害。我被关押在四大队，第二天恶警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穿囚服，我不穿，恶警伙同包夹给我把衣服扒下来，强行套上囚服。 


我给一恶人讲一大法弟子到贵州平塘县看“藏字石”，还用手机拍下照片，发短信和电子邮件给世人讲真相而被判刑三年，“藏字石”是真的，劝她不要做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这是在犯罪。此恶人不但不听还告诉了恶警孙华，孙华让我到走廊坐小板凳“面壁思过”，问我还学不学背不背法了，我说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大法的。孙又问，你不后悔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说：我不会改变的，坚修大法到底。她又问了好几遍，最后说：那我就向上面反应你的情况，给你上铐子。 


晚上就把我吊铐在恶警用的厕所防盗窗上，两胳膊使劲抻直，还威胁说你再不听就关禁闭（小黑屋）。第二天左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手又疼 


又麻，吃饭解手只打开一个手铐。大


约在第四天，我脑子昏昏沉沉的，两 


只胳膊疼痛难忍。 一会儿就感觉一只手的铐子自动开了，另一只手从铐子拿出来，因为实在太困了，躺在地上就睡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值班恶警进去看见我躺在地上又惊又气，用脚踢我并问是谁给我把手铐打开了，是不是哪个警察？我说没人给我开，是自动打开的。恶警根本不信追问了好几遍，又把我铐在窗上，并且抻的更直。铐了七天七夜，放下来时，左胳膊、手就跟残废了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一点不听使唤，过了二三个月胳膊才慢慢恢复了。 


九月二十四日，恶人又把我们四十几位大法弟子转押到位于济南浆水泉路20号的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迫害。在女一所恶警逼看污蔑诽谤大法的录像，还得写“感想”，“学习”了一个月后还得进行“考核”，恶警认为不关小号的还得继续“学习”。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就被关小号，长时间坐小板凳不让睡觉，指使犯人随意打骂大法弟子。�    从零九年五月份开始超长时间干活，特别是换了恶警大队长孙娟更


是超负荷劳动，连一周一天的休息日也没了，每天干活平均十四、五个小时，特别是在我出来前一段时    


间急着赶活，晚上很晚才收工，躺在床上感觉一闭眼就喊起床了，好象睡了个午觉。这里真是个人间地狱。











（明慧记者苏青报道）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期间，一如每年的五月十三日，明慧网在一周之内收到大量的贺卡与贺词，恭贺师尊李洪志先生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在明慧网上整理发表的祝贺达六千多条，除了欧、亚、美、澳各大洲的海外法轮功学员外，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等各地区，各省市，包括军队系统、政府部门、教育系统等各行各业、各年龄层的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还有一些明真相的世人也恭贺李洪志大师寿辰。 


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着，为阻挠真相传播仍进行着严密的网络封锁。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每到佳节，仍有许多祝贺突破重重困难发往明慧网。 


每一份贺卡与贺词都满载着法轮功学员诚挚的心意。一位大陆学员曾在心得体会中写到自己制作贺卡的过程：“很早我就想亲手做一张贺卡发到明慧，恭祝师尊节日快乐。原来只能委托其他同修代表我的心意，我学会电脑后，……下定决心做一张贺卡，但怎么做还是一头雾水。冥思苦想中，脑子中突然来了‘灵感’，想起来搞技术的同修在教别的同修如何做光盘盘贴时，说用什么软件的抓拍功能就可以。我就找找自己的电脑上发现也有抓拍功能的软件，心想能不能抓拍贺卡呀？打开试试吧，左点点，右点点，终于做成了第一张贺卡。夜深人静中当打开图形文件看到终于做成的贺卡时，我不禁双手合十，泪水顺着脸流个不止，谢谢师尊让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一张张精心设计的贺卡，一份份真诚的问候，有的代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中的修炼人，有的代表一个学法小组，一个资料点，或一家人，发送者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心声：对师父的感恩，对修炼的坚定。 


中共这些年来不惜一切代价、歇斯底里地想要“铲除”法轮功。第十一届法轮大法日之际，来自全球，尤其是中国大陆如潮水般对李洪志先生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是中共迫害彻底失败的一个清晰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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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坚修


山东大法弟子，为庆祝第十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而作，2010年5月














【明慧网】一天，山东省某村十多个妇女在街


上聊天，村支书见一位法轮功学员路过，就招呼这


位学员过去，村支书对妇女们说：“你们都好好听


她讲法轮功的事。”这位法轮功学员就一五一十的讲起了真相，还回答了她们的疑问。最后妇女们都明白了。村支书感慨的说：只有炼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为别人好啊，处处都为别人好！


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十年多来，每逢“上头”来人想迫害本村法轮功学员，都被这位村支书用正义的言辞挡了回去。本村绝大多数群众也都明白真相，


相信大法好。近年来，这个村子得了福报，经济收入直线增长，不少人家盖起了小楼，成为这一带村庄中的一颗明星。很多村民们表示：咱这都是托大法的福。现在，这位村支书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








一青岛大法弟子及家人献给师尊的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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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型集会游行　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家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慧网】我是山


东大法弟子，今年四十


七岁，修大法已经十多


年了。 


那是一九九七年。单位查体，第二天回家发现小便带血色。在当地铁路医院没查出什么病，转院到省城济南，做了肾穿刺，经部队医院诊断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当时细胞出现粘连、阶段性硬化，新月体形成。住院五个多月也没治好，又到省中医院看专家、教授，吃中药，见好转，不尿血了，一停药又不行了。严重到自行车骑不动，长时间坐都坐不了。医院内科主任说“你这病是治不好了，能控制住就不错了”。 


我丈夫办公室有个打字员炼法轮功，我丈夫就给我带了《转法轮》和一本动作图解到医院，里面有张字条：1、一定要信。2、看书前洗净手。3、不能躺着要坐着看。 


我洗干净手，翻开书。看见师父照片，内心很喜悦，就觉得在哪里见过，但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因那时浑身无力，坐着太累，就在心里说，我实在没力气，就靠在病床上看吧。看着看着，就感觉浑身暖融融的，非常舒服。后来知道那是师父给灌顶。看完书我悟到了自己这么年轻就得病的原因是“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的相当不象样了”（《转法轮》〈第二讲〉）。得法前，我是个内心挺好强的人。别人看我很老实，可我妒忌心很重，常为小事发脾气，在常人中为了名利争争斗斗。《转法轮》中讲的道理我从小到大都没听说过。经过看书学法，真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转法轮》〈第八讲〉），我想我就炼这个功了。 


我开始看动作图解自学动作。第五套动作图解我看不懂，同病房一个人的公婆炼法轮功，她公公到医院看她就教我，并且告诉我在省体育场有炼功点，离医院不远。第二天早晨我找到体育场，一位大姐热情跟我打招呼，另一住家离医院近的大姐领我到她家看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还免费送我炼功带，经文，又领着去卖书的地方请了当时有的两本大法书。我感


觉炼法轮功的人很热情， 心肠很好。但自己悟性差，还放不下药，就一边


吃药一边炼功。多次学《美国法会讲法》后才把药放下。师父给我净化身体，


我浑身奇痒，腿上、身上挠破好多地方。等我悟到真正走入修炼到现在，身体健康，已经十来年不吃药了。单位几次查体，原来的肾病都好了。  


学法后，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按照大法要求去做，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家忍让一些，不为家庭小事和丈夫计较争吵，家里的活尽量多干；对老人尽孝，主动多给老人生活费。在单位不争不斗，领导分派什么活也不挑拣，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工作兢兢业业。现在国营单位的物品职工都拿，我按大法要求做，自己不拿，已经拿回家的又送回。与人相处，不坑人，不害人，心底坦荡。大法使我明白了人应该这样轻松活着。有一次，我捡着一个皮包，里面有两万多元活期存折、还有八十多吨水泥票，通过电话联系失主，他非常感谢，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你不用请我，我是因为炼法轮功才这样做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 


我自身身体的变化证实修大法祛病有奇效。一九九九年电视诬陷大法的时候，有的同事就说：“你看人家某某（指我），人家就是把病炼好了。”迫害这么多年，我在单位环境一直比较宽松。








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酷刑示意图：吊铐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法轮大法弘传十八周年之际，约一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后公园举行大型集会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越来越多人走入修炼。


来自加拿大哈利法斯的油画家魏莲丝说，她去年六月份看见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她为了给儿子找一种气功，就去试了一下。“刚学第一个动作，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层次的气功，因为我即时感到了那种平和、轻松及愉快。我知道我要炼这个。”她说，“我一生中一直在寻找一种纯净的东西，我是靠自己的心去感觉。当我找到法轮大法时，我马上知道，这是正法。” 


其实，当时的魏莲丝已经被癌症折磨了七年。她说，严重的时候，因为剧烈的疼痛，卧、坐、站、行都坚持不到五分钟。有时甚至出现临时失明。“我很怕，因为我是一名画家，却不能站起来画画。”她为此一直在练一种中国气功，但效果不理想，而且收费很贵。修炼法轮功后，她马上感觉到身体在改善。约三个月后，她恢复了健康，可以正常去工作及学习了。 


魏莲丝十七岁的儿子奥塔博也是法轮功学员了。他说，看到母亲身体的变化，以及心情及脾气变好，他便开始修炼了。


来自菲律宾的维奇和她的朋友观看了游行，她说：“我们支持法轮功，中国政府（指中共）对他们的迫害是不人道的，要制止这种迫害。”


多伦多南亚社区领袖克莱门特‧罗杰高在庆祝集会上表示，他被法轮功学员十一年来遵从真、善、忍原则，无畏地向世人讲真相的努力所感动及鼓舞。他说: “全世界的人们开始了解到，这是最美好的理念之一。不只是在语言上，人们确实通过炼法轮功病好啦，心里更平和了。”

















青岛法轮功学员李秀梅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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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中共的“吃饱了没事干”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上午，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来到吉隆坡旅游景点斌再路，声援七千四百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咱这都是托大法的福








《九评》掀起超


7300万退党大潮





中共在回应国际上对它的人权记录的谴责时，最常用的借口大概有两个，一是这些年不管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有多少，中国经济总是发展了；二是中共整自己的老百姓，你外国人操哪门子心啊，吃饱了没事干。从这两个借口来看，中共至少是承认对自己人民的人权迫害的。对法轮功迫害十一年了，仍在继续，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经济发展与迫害老百姓，特别是对信仰的打压，并没有直接关系，中共及其同路人总爱用经济发展来搪塞人权迫害，不过是色厉内荏的无理取闹罢了。现在中共又用上了第二个借口，就说你多管闲事干嘛呢，吃饱了没事干。


把中共的这种恶霸心态阐述得最“牛”的，还得数中共某领导人在2009年2月出访墨西哥大宴宾客时的流氓无赖论调，“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该中共高官儿“吃饱了没事干”的这种市井粗话博得了一些人的喝彩。不过好景不长，很多中国人马上联想起常常见诸报端的种种故事。


歹徒在公共汽车上抢劫，没人敢站出来。好不容易有人刚想要说点什么吧，歹徒居然盛气凌人地对着一大车人慷慨陈词：“你们都老实点，我又没有折腾你们，不要吃饱了没事干，找死啊！”


前几年媒体报道，四川一镇党委副书记闯红灯被交警处罚，当地一家媒体报道此事后，该党委副书记牛气冲天，闯入报社辱骂记者，“你一天吃饱饭没事干，到处拍啥子？”


自古以来，做贼的心虚，受害的敢于拦轿喊冤，旁观的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维持人间正气的一个大环境。在中共统治下，整个社会倒过来了。干坏事的反而理直气壮，受害的自认倒霉，旁观的没有几个敢于出声。


从市井无赖到中共高层，把“吃饱了没事干”当作口头禅，把这句粗话上升成了坏人斥责好人的一种思想理论，造成坏人当道，社会道德日益堕落。中共往死里折磨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振振有词的要让国际社会谁也不要吱声，中共的这种流氓做法实在是过时了。科学无国界，道德也是没有国界的。现代通讯和交通的发达，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歹徒在公车上的“吃饱了没事干”的慷慨陈词，与中共高官儿“吃饱了没事干”的豪言壮语，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因为中共干尽坏事还不让人说话，甚至不容许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上梁不正下梁歪，才弄得整个中国社会道义和正气丧失殆尽。


反过来看，中共高官敢于在国际舞台上出丑，也同国际社会上的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对中共迫害人权装聋作哑，姑息养奸是分不开的。


希望中共高官的这种丑陋行为，能加深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对中共流氓本性的认识，


共同解体人类的这


个毒瘤。


（文／何远村）◇











